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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广东制造企业开始移植微笑曲线、腾龙换鸟等理论思想开展企业转型，从外向型出口加工制造转向内销与外销并重、品牌与研发同时升级的企业转型。但企业转型的微观实践到底如何？2014年到2015年通过实地调研十余家广东典型制造企业，作者发现沿微笑曲线的企业转型是失灵的。微笑曲线的失灵主要表现在当前企业转型不是沿着微笑曲线的制造低端OEM向品牌OBM或者研发ODM升级，而是在OEM基础上进行精细化、智能化的制造深耕。制造业的再造需要得到经济资本之外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扶持，制造业的转型需要社会转型的配套，以此构建大制造和新型社会。作者呼吁理论界和实业界重视制造企业的实践逻辑，把制造企业的精细化生产与信息化进一步融合，尽快突破互联网+与深度制造两层皮的状况，实现IT硬件化，生活方式IT化，以制造企业的转型带动整个社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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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e curve failure and microscopic practice analysis of guangdong OEM re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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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fect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Guangdo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located in the bird began to transplant the smile curve theory thought to carry out the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export processing and manufacturing from export-oriented to domestic and export,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brand development and upgrade of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But how is the microscopic practice of the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From 2014 to 2015, through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more than ten typic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authors found along the smile curve of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is failure. The failure of the smile curve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current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is not along the smile curve making low-end brand OEM to OBM, R&D or ODM upgrade, but in the basis of OEM to refine and subsoil intelligent manufacture. Manufacturing of reengineering need social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symbol capital support beside economic capital. 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need a complete se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o constructing large manufacturing and new society. The author calls the theoretical circle and the industrial attache importance to the practice logic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mix together the refine production and the manufacturing informatization for the enterprises. We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 status of the two layers skin of the Internet + and depth of the manufacturing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realize IT hardware converting, life to IT converting, dr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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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广东的制造企业受制于外向型出口贸易的减少开始转型升级。但是，从2013年开始陆续出现 “广东把落后的、污染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外省或者粤北山区，腾出了笼子，但是高科研的鸟却没有飞来几只。”“笼子腾空了，鸟却没有来？”以上说法是否属实？制造企业转型实践到底如何？传统的OEM制造优势真的丧失了？企业的OEM制造向ODM或者OBM转型如何？
带着这样的问题，从2014年到2015年课题组陆续调研了10余家广东制造企业。通过对南方包装、明珠星钟表、白云山制药、视声电子、美的空调、宏强电子、爱玛制鞋数控、永丰余造纸、台一铜业、亚美钢材等10多家企业进行实地调研，作者从最初的模糊到现在的逐渐清晰，发现所调研的典型企业的转型不是沿微笑曲线升级，而是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来失灵的微笑曲线。
本论文论述微笑曲线的失灵以及制造企业OEM再造的路径，希望当前进行企业转型研究的学者和相关实践者重视制造企业的转型实践逻辑，注重企业的实践基础与社会结构，扎实深耕制造业，推动制造企业的自动化、智能化进步，推动企业转型与社会转型的互动。
一、调研企业转型的微观实践

此次企业转型调研基于哲学领域的批判实在论[1]、社会学领域的社会实践逻辑理论[2]和信息系统领域的社会物质化理论[3]等，从企业的转型微观活动中记录企业的转型过程及其效果，打开企业转型的黑箱，深刻描绘企业转型的微观实践。
此次课题组的研究理论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产业组织理论和管理学的价值链理论等，而且跨越到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理论把社会转型与企业转型进行交互研究。

为了调研制造企业的微观转型实践，研究问题多数是开放性，让一线转型实践者向研究者展示他们转型重要时刻的行为，记录他们所想和所做、再提炼。前期的五家重点企业的调研是1到2天时间，观察企业的现场，听取各个层次的管理人员对企业转型的看法，收集企业的资料。后期的8家企业调研时间相对少，每家企业是两个小时的现场参观和老总访谈。

此次调研深入基层，访问企业的中高层人员，回顾为什么转型等问题，见表1。
表1 调查问卷

	问题1:为什么转型？

	问题2:什么时候发现需要转型？

	问题3:转型的方向是什么？

	问题4:怎么发现转型的机会？

	问题5:转型的资金来源？

	问题6:政府部门、教育部门、社会服务部门等做过什么事情帮助企业转型？

	问题7:是否失败过，失败后有怎样探索？

	问题8:转型绩效怎么样？

	问题9: 转型后企业的生存圈子与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二、调研的重要发现---微笑曲线失灵
2008年以来，制造企业的转型主要依据微笑曲线理论。政府号召的腾笼换鸟依据的也是企业微笑曲线和产业微笑曲线理论。但传统制造的笼子腾空了，高科技的鸟却没有飞来几只。争做“高大上”的企业的转型升级陷入艰难的摸索与失败中。
1、微笑曲线的含义

所谓微笑曲线[4]，是台湾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在1992年提出的理论，即在整个IT产业上中下游，愈接近曲线上扬的两端，即左侧的零组件、核心技术与知识产权的延展，以及右端的品牌行销与服务等，所能够创造出来的附加价值也愈高，而微笑曲线下沉的中间地带，则代表了组装制造等附加价值最低的领域。
微笑曲线像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中间低洼。微笑曲线应用到产业价值链分析中即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即设计和销售两端的附加值高，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腾笼换鸟的制造业转型依据是制造产生的利润低，全球制造也已供过于求，但是研发与营销的附加价值高，因此企业转型应朝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也就是在左边加强研发产品开展ODM，在右边加强客户导向的品牌经营与渠道拓展。
2、沿着微笑曲线转型的艰难及突破

在本次调研中，发现企业沿着微笑曲线做品牌的风险大，用有限的资本去做品牌见效慢，且成本大。企业从OBM由外销企业转为自己做品牌需要大量的符号资本，品牌作为符号需要在销售渠道上进行运作，而品牌运作除了经济资本外，还需要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经济资本的投入可以短时间转化为经济利润，但符号资本的转化需要的时间长；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化为符号资本需要的时间较长；且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转化为符号资本的转换率是随着企业所在社会空间的不一样而不同，在国内做品牌等符号和国外做符号不同。企业转型从外销由国外贸易商负责品牌建设转向自行在内需市场品牌建设，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而企业在金融危机后经济资本缩小的情况下转型且投入大量的资本去建设品牌，需要在渠道网络、文化品位、符号区隔上投入资金，这给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因此，从OEM向OBM转型不是曲线式样的转型，不是产业链上的获得经济附件值的平滑转型，而是需要企业在新的场域空间再定位，回到新的社会空间构建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及社会资本的重构，难免陷入困境。
离开OEM专门去开发新产品做ODM，一是企业的技术人才和资金方面贮备不足，二是转型的时间长。在微笑曲线右边做OBM品牌投入大、见效慢且耗费大量的资金，给本来就不景气的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做ODM需要研发人员，而企业本身的研发人才少，缺乏科技投入。引进的研发人员、高科技人员由于小孩上学难、社会成本高而难以落户。
因此，微笑曲线的失灵主要表现在当前企业的转型不是沿着微笑曲线的制造低端OEM低端向品牌OBM或研发ODM升级，而是在OEM基础上进行精细化、智能化的制造深耕。
三、从商业经济企业向社会企业转变—注入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根据布尔迪厄理论[5]，即行动者凭借一个比较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且彼此熟识的关系网而积累起来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总和。
调研中发现，20年前台湾企业面临过转型，进入大陆的企业在台湾同样遭遇工人工资从400元到4000元的上升，因此从台湾转移到大陆。调研的台资企业家中有青少年时期留学美国后在台湾创业，而后80年代到大陆发展的拓荒者。广东的政府有关部门认为某些台资企业是空壳企业要赶走，而本地企业的工业精神并不足，过去20年来的台资制造企业的优势就丧失了？

当前，股市的浮躁、经济不景气使得中小台资企业生存艰难，但台资企业的制造优势并没有丧失，在工业工程基础、内部运营管理、ERP应用等精益制造方面还有坚实的基础，传承了美国制造的风范。此外，台资企业的转型还利用了高科技及社会资本实现社会空间拓展。

例如，永丰余的产业跨越是传统制造向高科技制造、传统企业向社会企业转型的范例。调研的台资企业永丰余公司从商业企业向社会企业跨越，全球扩张版图除了中国，还有美洲、东南亚等地。永丰余公司在1946年成立，主业在大陆是纸品制造，但在台湾主要是纸品制造的研发，研发成果在全球推广。此外，永丰余台湾总部还从事生物科技制品的生产销售，从事社会慈善的社会企业运营。永丰余不仅仅追求商品制造的经济价值，还追求慈善企业的社会价值。传统制造企业从商业企业向社会企业的跨越需要转型从经济价值空间向社会空间突破，台资企业的总部经济演变值得当前我国制造企业借鉴。
四、制造企业的转型从追求经济价值向文化价值转变

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已经丧失？这是个伪命题。传统制造注入文化资本后将从商业价值向文化价值提升。例如，传统空调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奥马空调通过做文化空调切入细分市场。通过把彩色空调、个人励志故事与言语的嵌入式定制，奥马空调吸引了年青人的文化偏好，使得空调承载了文化习性及修养，空调价值从经济价值上升到文化价值的获取。

传统制造业的竞争力体现在投入与产出的效率比。如果投入的是人力、自然资源、资金等传统要素，则产出主要是经济价值。但制造企业转型中投入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则可以获取文化价值和象征价值。

影响投入产出效率比的因素非常多，如产业链的完善程度、供应链的布局程度、生产设备的先进程度、劳动力成本、本国的制造和销售总规模、基础设施如交通、电力、通讯的完善程度，还有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及其制度化的文化资本，还有社会网络结构和影响力在内的社会资本，以及身份地位和声誉在内的符号资本。根据布尔迪厄理论，所谓符号资本[6]，是指行动者在实践活动中所拥有的荣誉和信誉，即一种信用、信任的资本。仅依据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做结论是不合适的，依据经济资本来衡量也是不全面的。
五、从微笑曲线两端突围遭遇失败，企业应该去哪里？

企业被迫退回做OEM。而现在的OEM有与2008年前的OEM有什么不同？调研发现，企业在OEM中进行了再制造，把互联网的客户需求与产品的定制开发及柔性制造进行重组，这样的再造OEM成为了我国当前企业转型的主要转型升级策略。

当前的互联网+与传统制造是两张皮，还是油水分离阶段，需要渗透到制造环节。即高科技的“鸟”需要依附到传统的制造上，而不是凭空架设电线杆让鸟栖息。那么，高科技的“鸟”又是怎样嵌入到了企业中，引起企业的转型？
六、企业艰难深耕OEM形成凸型制造，挖掘精益制造的利润空间

经过艰难的探索之后，转型成功的企业发现了一条再造OEM的道路，即沿着OEM往下端的设备制造或者某些关键零部件的精细化、智能化制造则是OEM的突破口，且需要利用原有的研究基础和品牌基础进行补充。即制造业的业务流程中，组装、制造阶段的流程有较高的利润提升空间，而研究、开发以及销售、服务的利润提升空间反而较低。简言之，无论是研发还是营销，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只有制造过程才是最终创造价值。

因此，企业微笑曲线失灵了，形成类似于汉字凸的OEM再造。企业的价值因为深耕OEM使得制造价值的利润空间提升，而提升新型OEM的基础是企业内部的精益生产、智能制造和机器人辅助制造、网络营销、电子商务的辅助。
当前企业的转型也正在走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道路，但互联网+与实体制造还是两层皮，迫切需要互联网落实到实体制造的软硬件中，即实现互联网硬件化。工业4.0的突破口到底在哪里？当前工业4.0映射出我国制造企业的研发、制造、营销显然与德国制造的还有一段距离，我们相当于还是工业2.0阶段，但美的集团、视生电子等企业的精益制造和智能家居系统的开发说明制造业的凸型升级空间大。

互联网+必须进入到企业制造，实现互联网硬件化、IT硬件化才能实现电商与零售商及制造商的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4.0已经证明了这样的发展格局。

七、尊重制造，去除浮躁，从工业2.0做起
企业转型调研过程中，课题组被一线企业家和员工的转型实践所打动，对于战斗在转型一线的企业家肃然起敬。改革开放以来，战斗在制造一线的企业家是辛苦的，广东经济的腾飞就是靠这批实业家，民族的脊梁就是这些实体企业家支撑。正是他们在扎实做工业2.0，未来需要靠这些实业家们引领工业4.0在广东率先实现。
展望未来，广东制造企业的优势还将存在，但需要在哲学层面突破，实现企业转型与社会转型的互动互融。
一、理论界突破宏观与微观分离的二元论思想禁锢，从哲学上突破，构建关系性思维

当前，我国理论界传统的哲学思维还是宏观与微观分离、主观与客观分离、个人与社会分离的二分法思维。二分法思维需要突破到二重性的关系型思维。由于长期的人为割裂社会与企业及个人的关系，使得学术界在企业转型领域主要关注经济利益上的转型，而忽视社会转型与企业转型的互动关系。

当前，制造企业的转型和创新需要在哲学范式上突破，构建关系性思维，即宏观与微观是互相关联的，社会与个人是交融的，主观与客观是互动的，制造企业与整个社会是关联的哲学范式。哲学上的突破将有利于未来我国通过制造业的转型构建新型社会。

思维方式的转换对于破解传统的政府、企业、教育、社会、个人等主体间的相关割裂有帮助，可促进企业与社会构建共同体，建设企业与社会从关注实体交易到关注关系构建。
二、持续支持制造业，政府、教育、文化、社会各界关注制造，再造广东制造

日本的中等收入的陷阱就是房地产加股市把制造业的成本抬高，日本经济的迷失在于宏观，而非微观。当前我国的股市资金难以流向传统的制造业，大多数制造企业的估值偏低，中小板块和创业板块的估值虚高，说明股市泡沫的存在。股市的资金不能流向制造业，将给制造业雪上加霜。

当务之急是采取措施保障制造业务的生存。例如，依台一铜业的黄先生建议政府可以直接扶持企业的研发，如同台湾政府一样对于企业的研究与开发基金不论成功与失败，政府不予追究，让企业使用。

三、利用社会物质化构建生活方式的智能化制造，使得制造产品成为人工器物

互联网时代的企业产品作为电子形态的人工器物，不仅具有物质性还具有社会性，是人们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性的载体。制造品既有物质性还有社会性，社会性与物质性是不可分离、互相缠绕的。

通过对个性化客户需求的捕捉及其生活习性的嵌入制造品，使其具有社会性和情感性。互联网中的代码和数据结构提供了人类社会的生活场景。例如，美的智能家居中的产品设计人员有目的地在智能家居软件M-BOX中建立业务场景支持架构，并通过家居展现了人类生活的社会习性和生活方式。

制造品不再是传统的功能为主，未来制造是社会制造，不仅仅是制造企业的事情，而是每时每刻人类生活展现。制造物品的物质性是指实物形态的可以触摸的物理特性及其功能性，而制造的社会性是指制造物已经缠绕了人们的身份地位和象征，是人们生活方式的承载，也是习性和社会结构的物化。
企业转型中对制造人工器物的社会物质性思考将促进企业从传统的微笑曲线爬行转向深耕细作的社会结构重构，从微笑曲线演变成凸型的人工器物，使得企业的转型从漂浮扎根到深层的社会结构中，形成一个厚重的人工凸型器物，在社会转型中缠绕企业转型，在企业转型中缠绕社会转型。
因此，未来新型社会的构建就是从企业制造的环节和产品中凸显。
四、把关键核心技术的制造加工环节留在广东，依托制造总部构建卫星工厂

深度制造创造的高附加值和高额利润是市场细分和集成研发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承接国外的委托加工OEM。当前广东制造企业深陷成本困境[7]，台湾也经历了类似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被迫外迁到大陆和印度等国家，而现在留在台湾的制造企业主要是高度智能化的制造，如台积电。同样，2008年后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到美国、台湾企业去美国设厂主要是智能化的机器人加工厂。

当前的广东制造企业成本上升使得企业在微利和亏损之间徘徊，且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低的红利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如果股市再出现过多泡沫和人民币贬值，则制造企业将雪上加霜，极其困难的时期可能类似于日本一样陷入经济长期滞涨，未来广东制造企业外迁到第三世界国家、到全球设厂将是大势所趋。

因此，广东制造企业要先行，加强高端制造，抓住高附加值的制造板块，构造制造的垄断优势。即原来承接外国跨国公司的OEM加工成为凸型OEM，依托凸型OEM演变实现全球扩张，传统的OEM加工转变为深度加工的再制造OEM。
未来广东制造需要依托广东的总部经济深度开发制造的利润空间，在将来一段时间里，广东制造的核心生产环节需要留在广东，学习松下、索尼等企业把50%的深度加工的关键制造环节留在广东，获得制造的垄断优势，确保研发的垄断优势在制造优势中得到贯彻，也保护知识产权和品牌。未来广东通过构建制造洼地、构建卫星工厂，可以期待高端制造的规模优势获取比研发和营销更高的利润。

五、利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以企业转型带动社会转型

制造企业的演变从关注实体交易到关注客户关系的交互，现在正从关注客户交互到与用户交融。

与用户的交融不仅仅要实现经济资本的交换，文化资本的构建，社会资本的升迁，更需要提升用户的身份地位和声誉信任。构建符号资本是当前凸型制造符号化、用户参与的突破口。

总之，通过精益制造降低经济成本，改革户籍制度等降低社会成本，提升国民的审美偏好、情趣等文化资本，增加消费者和公民的信誉资本，这些都将推动制造企业的转型。

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的构建涉及到整个社会转型。四大资本的转化使得制造企业的作用空间从传统的价值链上升到整个社会空间，企业与用户的交融需要构建企社混合体。因此，广东需要率先以企业转型带动社会转型，以社会转型推广企业转型，以四大资本合力打造凸型OEM，让国民重视制造，珍视制造，提升广东制造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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